
一

相声艺术的津派范式

天津曾是九国租界、水陆码头，西式文化的狡黠与漕运文
化的豪爽，造就了津派相声的市井智慧。

●“津味”之一：语言层面的深度锻造
天津方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结构为相声表演提供了丰

富的素材和独特的韵律。马三立的“逗你玩”三个字之所以能
够引起一代又一代人的共鸣，正在于其完美利用了天津话的
语音特质，其中“玩”字的儿化音处理既保留了天津方言的泥
土气息，又创造了微妙的心理距离，在熟悉与陌生之间产生喜
剧张力。天津的相声演员对方言的运用绝非简单复制日常生
活语言，而是进行了精心的美学提纯。他们在表演中运用的
天津方言，比现实中的天津话更夸张也更精致，这种语言锻造
使得津派相声既保持了强烈的地方色彩，又能超越地域限制
被更广泛的观众接受。

●“津味”之二：鲜明的类型化人物塑造
从马三立创造的“马大哈”到苏文茂塑造的“文哏”书生形

象，这些角色构成了生动的天津市井人物谱系。他们既是个
体的又是典型的，承载着天津这座城市特有的文化性格。津
派相声中塑造的大多是“小人物”形象，这些小人物不是被嘲
讽的对象，而是被善意调侃的邻人，演员通过他们来揭示生活
的荒诞与智慧。高英培在《钓鱼》中塑造的“二他爸爸”之所以
令人难忘，正因为这个形象捕捉到了天津市民性格中的精髓：
爱面子又实在，虚荣又可爱，精明中透着憨厚。

●“津味”之三：生活流的叙事结构
如果说北京相声更重逻辑结构，那么津派相声则呈现出

独特的生活流特质。天津的相声更多依靠对日常生活场景的
夸张再现来制造笑料，使观众在笑声中辨认出自己熟悉的生
活场景，继而产生情感体验。这种叙事方式与天津特有的漕
运文化和市民文化息息相关，天津人对奇闻轶事的兴趣远胜
于抽象思辨，因此津派相声创造的是一种新型的喜剧真实感，
是天津人认识自我、理解生活的一面哈哈镜。

●“津味”之四：独特的“现挂”艺术
“现挂”即在演出时即兴发挥，津派相声演员能够在保持

段子基本框架的同时，根据演出环境、观众反应等变量随时注
入新鲜的当下元素，使传统节目常演常新。这种表演范式的
高度灵活性，反映了天津作为商业港口城市的文化基因——
在多变的环境中，快速适应能力比固守程式更重要。“现挂”艺
术使津派相声始终保持与现实生活的鲜活联系，避免了艺术
形式因过度程式化而僵化的危险，因此它也成了津派相声的
生存策略。

二

戏曲艺术的在地转译

天津作为“畿辅之门户”，联系着东北、西北、华东等处，又
是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北运河的交汇处，这种特
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天津形成了多元化的观众群体，也正是这
些不同层次、不同欣赏品味的观众，促成了天津戏曲的蓬勃发
展。天津虽然没有产生本地的戏曲剧种，但是河北梆子和评
剧的成熟、发展与兴盛，京剧的发扬光大，都与天津息息相
关。这些戏曲剧种进入天津以后，与天津的语言习惯、文化传
统相融合，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具有天津特色的音乐、唱腔。
这种转变实质上是戏曲艺术对天津漕运文化、商业环境和市
民美学的主动适应。

●唱腔音韵的津味改造
早在1843年，京剧便传入了天津，从清末至二十世纪三

十年代，各个流派的京剧名家都曾到天津演出，同时，在天津
成长、成名的演员，如孙菊仙、黄月山、李吉瑞等都形成了具有
天津特色的艺术风格。京剧在天津舞台上的南北交流，促使
天津的演员、乐师在艺术上兼收并蓄。河北梆子传入天津后，
在津日渐兴盛。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河北梆子演员来
津搭班演出之前，都要先请直隶班的琴师吊嗓调音，经过一些
改味的习练，以适应天津的语音、唱法和听众欣赏习惯的要
求，最终形成了“卫梆子”。评剧源于冀东莲花落，因此评剧最
先形成时的唱腔中带有浓郁的冀东语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以后，随着天津落子馆女伶的加入，评剧在演唱中除了冀东语
音，又融入了天津语音，最终形成了独特的“大口落子”风格。
如今流传下来的经典唱段中仍存在着天津话的发音规律。

●坤伶崛起的艺术突破
一代宗师王瑶卿对旦行艺术的改革，促成了梅尚程荀京

剧四大名旦的崛起，此后天津舞台上涌现了大批的女演员，促
进了京剧的革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河北梆子出现了
第一批女演员，由此在艺术上产生了新的飞跃，河北梆子在天
津愈加繁荣。评剧女艺人兴起后，使得评剧的音乐、唱腔都有
了较大的发展，形成了评剧旦行李（金顺）、刘（翠霞）、白（玉
霜）、爱（莲君）四大流派。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评剧在天津
蓬勃发展，扎下了牢固的根基。女演员在天津的出现，不仅丰
富了戏曲艺术的表现力，在声腔、表演上都实现了极大的突

破，同时也拓展了戏曲剧目的题材范围，女性题材戏逐渐占据
戏曲舞台，促进了戏曲艺术的进一步革新与完善。

三

鼓曲艺术的杂糅共生

天津拥有“曲艺之乡”的美誉，多种曲艺形式在天津呈现
出杂糅共生的特点。天津时调、快板书、京韵大鼓、京东大鼓、
西河大鼓、梅花大鼓、乐亭大鼓、河南坠子、单弦等，在天津这
座兼容并蓄的城市里长期杂糅、交融，既有宫廷雅韵，又有市
井烟火之气，成为解读天津城市性格的一把钥匙。
发源于天津本土的天津时调始终保持着其质朴的风格，它

以天津方言为基础，唱腔高亢激越，节奏明快，语言通俗易懂，
幽默诙谐，内容多反映普通百姓的生活百态。而京韵大鼓由北
京传入天津后，便在这片新土壤中发生了奇妙的变异。刘宝
全、白云鹏、骆玉笙等大师在天津的演出实践中，为原本较为宫
廷化的京韵大鼓注入了浓重的市民气息，唱词更加通俗，表演
愈加自由。天津人乐观幽默的性格赋予了鼓曲艺术独特的幽
默基因，而各种鼓曲艺术也在天津这块沃土中互相渗透。京韵
大鼓吸收了天津时调的方言韵味，天津时调又借鉴了京韵大

鼓、梅花大鼓等的叙事技巧，单弦则以其丰富的曲牌和灵活的
表演形式，为各种鼓曲提供了丰富的音乐支持，快板书则贡献
了其即兴发挥的表演精神。正是这种无间断的艺术对话，使天
津鼓曲艺术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生态。
鼓曲艺术的杂糅共生状态深刻反映了天津这座城市的文

化精神。一是对多样性的包容，天津文化始终以一种来者不
拒的态度欢迎各种文化在此落户，并给予它们自由发展的空
间。二是相互渗透，不惧混搭，可新旧并存，可南北交融，可中
西合璧。三是勇于创新，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敢于突破陈规，
创造出新的表达方式。天津鼓曲之所以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
力，正是因为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不断生长变化的有
机体，它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市民趣味的变化而变
化，始终与这座城市同呼吸、共命运。

四

中西文化的双重回响

1860年开埠后，天津九国租界的奇特格局，使其成为中
西文化交锋的前沿阵地。西方文化的碰撞为天津带来了两件
艺术舶来品——话剧和交响乐，这两种艺术形式能够在天津

生根，在于找到了地方文化与西方艺术的美学结合点。
●话剧在天津的改良
作为中国北方话剧的重镇，天津的舞台见证了这一外来

艺术形式如何在渤海之滨扎下深根，又如何在与本地文化的
碰撞交融中，形成了独特的津味话剧。

1907年，李叔同等人创立的春柳社，开中国国民搬演西
洋话剧的先河；1909年，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把欧洲话剧直
接引入天津。从搬演西洋话剧，到选用天津本地的市井故事
为题材，观众逐渐在熟悉的语境中理解这种新的艺术形式，话
剧这种外来文化找到了与天津本地文化的共鸣点，天津话剧
的改良之路，恰是一部鲜活的跨文化传播教科书。
津味话剧，一是在题材选择上聚焦市井小人物，体现世俗

烟火气；二是在人物对话中大量使用天津方言中的俚语、俏皮
话和天津特有的语音语调，并借鉴天津相声的“包袱”技巧，人
物对话常带自我调侃意味，充满市井智慧；三是天津的文化符
号成为话剧中的元素，如海河、劝业场等地标，煎饼果子、狗不
理包子等美食常常会融入话剧之中，天津的传统曲艺也会在话
剧的剧情或背景音乐中呈现。从《雷雨》《日出》到《蛐蛐四爷》，
直到今天的《海河人家》《津门大饭店》，津味话剧通过方言、市
井题材和民俗文化的深度融合，构建了独特的戏剧美学。

●交响乐的跨洋生根
天津开埠后，九国租界相继建立，各国侨民把他们的生活

方式与文化习惯带到了天津，交响乐也由此在天津萌芽。十
九世纪八十年代，英国人罗伯特·赫德率先在天津组建了“赫
德乐队”，此后天津自办的管弦乐团相继成立，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是1941年成立的天津工商学院管弦乐队，从此西方乐器
开始进入中国教育体系。

来自西方的交响乐真正能够在天津落地生根，源于它经
历了从西方传统交响乐到中国风交响乐的转换。一是在西方
的音乐体裁中加入了中国音乐的创作思维，用西方的交响乐
演奏古琴曲《梅花三弄》等中国传统曲目；二是把中国传统乐
器巧妙地融入交响乐队，构建起民乐与交响乐队的平等对话；
三是用西洋乐器讲述中国故事、天津故事，于是有了《海河圆
舞曲》《信念》《津门组曲》《长城》《战旗》等独具中国特色的交
响乐作品，让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最终成为表达天津这个城
市的灵魂的载体；四是从殿堂走入民间，推出“周日音乐下午
茶”系列音乐会，以常态化演出模式打造天津浓郁的艺术氛
围，同时深入大、中、小学校，将交响乐艺术送进校园。天津交
响乐的发展轨迹不仅记录了一个艺术门类的本土化过程，更
折射出中国近代以来面对外来文化时创造性转化的智慧。

五

多维体验的跨界融合

天津，这座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活力的城市，演艺文化始
终随时代变化，如今，天津的演艺生态不再局限于单一的艺术
形式，而是通过科技、文化、商业的多维互动，构建出一种全新
的观赏体验。

●桥边与街角的邂逅
“无处不沉浸”的演艺新理念，使戏曲、曲艺、话剧等多种

舞台艺术形式从传统的剧场走向了桥边与街角，融入了城市
生活中。“桥见海河，邂逅浪漫”，一首首悠扬的乐曲、一段段经
典的旋律，回荡在海河的夜空；五大道公园、天津利顺德大饭
店、解放北园等地，音乐之声不绝于耳，特色建筑与音乐形成
共振。金街大铜钱广场话剧《日出》依托历史场景，增加了经
典名剧的氛围感以及与观众的互动性；古建洋楼，沉浸解谜，
穿越时空，感受戏剧的力量；人民公园，京剧《西厢记》实景上
演，人随景移，戏在景中；古文化街戏楼前，相声、快板、天津时
调等曲艺演出，让游客在移步换景间沉浸式欣赏，传统的曲艺
艺术与古街的叫卖声融为一体。桥边与街角邂逅传统文化的
新生，邂逅演艺理念的变迁，邂逅天津城市的韵律。

●跨界融合的演艺新物种
天津这座城市的开放性与创新力，使天津成为演艺创新

的试验田，戏曲、曲艺、音乐、书画等多种艺术形式融为一体，
一部部跨界融合的作品应运而生。《如梦令·国风情境音乐
会》，名为音乐会，却在讲述一位伶人与青年男子的爱情故事，
将“音乐性”与“故事性”完美融合，戏曲的水袖舞、青年画师的
丹青妙手、跳进跳出的表演，与古风音乐无缝链接，令观众始
终沉浸在如梦似幻之境。整台音乐会将传统民乐与舞蹈、戏
曲、木偶、皮影戏、美术等多种艺术跨界融合，用画卷般的舞美
设计、雅致的光影气氛、美轮美奂的舞台呈现，极大地拓展了
民乐在音乐功能以外的表现空间，给人以东方美学的新体
验。国风音乐剧《春归何处》将国风音乐、戏曲、曲艺、诗词、古
典舞等多种艺术元素相融合，讲述了唐代诗人元稹与三位女
子的爱恨纠葛。沉浸式演绎展《津门往事》突破了传统解说的
看展方式，将演艺与互动的手段融入其中，使百年天津史呈现
出更为鲜活的状态。

综上所述，津派演艺文化以其开放性与在地性的辩证统
一，完成了多种演艺形式的本土化转译。它既固守了津派文
化根脉，又通过兼容吸收、涵化整合，形成了兼具天津历史文
化记忆、承载当代审美表达的津派演艺文化。

（作者为天津市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天津市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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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树一帜的津派演艺文化
夏 冬

宋代初立，太祖赵匡胤任命郭进为洺州防御使，委以西
山巡检重任，负责与北汉接壤的太行山一线防务。有人提
出异议说：“进有才干，轻财好施，然性喜杀，士卒小违令，必
置于死。”郭进有才是有才，但有小错就杀人，治军过于严
厉。太祖不为所动，只是每次派遣戍卒到郭进部队，一定特
别告诫：“汝辈谨奉法。我犹贷汝，郭进杀汝矣。”你们要遵
守法令，否则我尚可宽赦你们，郭进可是要杀你们的头！话
是这么说，随后发生的事，让太祖也感到十分尴尬。
有一次，太祖从自己的御前侍卫中选拔了三十名精锐，

派给郭进部队担任压阵任务。这些人个个都是武艺高强的
大内高手，太祖本想让他们碰到士兵有临阵退缩的，可以杀
无赦，遇到急难险重的任务，可以冲锋陷阵。想法是不错，
可这帮在京城威风八面的主儿，见过打斗，却没见过血肉横
飞的厮杀，到了战场，还没等监督别人，自己腿先软了，率先
开溜，士兵一见京城的爷们儿要跑，拼死之心先没了一半。
郭进一看眼就红了，甭管什么御前御后，下令诛杀，连斩十
余位，这才震慑住众人。大军重振雄风，最终赢得了胜利。

胜是胜了，可把皇帝身边的人杀了，祸也惹得不小，郭
进连夜写信，向太祖说明情况。糟糕的是，奏书送到太祖手
上时，太祖正在内廷检阅他的御林军，兔死狐悲，侍卫们的
愤怒之情可想而知。太祖一见，拍案而起，怒道：“御马直千

百人中始得一二人，小违节度，郭进遽杀之，诚如此，垄种健
儿亦不足供矣。”我的这些亲卫是千百人中才能挑选出来一
两个的勇士，稍违命令，郭进便杀之。照他这样，有多少亲
卫也不够他杀的。

有了皇帝这句话，侍卫们的怒气才算平息了一些。可
转过头来，太祖就专门派遣宦官私下给郭进带去口谕：“恃
其宿卫亲近骄倨，不禀令戮之是也。”这些人骄倨不听军令，
杀得对。郭进得到如此信任，心中的石头落了地，这个在战
场上天不怕地不怕的汉子不由得流下了眼泪。
又有一次，郭进手下一名军校跑到京城告状，太祖亲自

接见，在听了情况后，太祖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他扭头对左右
的人说：“所诉事多非实。盖进御下严甚，此人有过，畏惧而
诬罔之耳。”这人犯了过失，惧怕惩罚，所以跑来诬陷主帅以
求脱罪。太祖当即命令将诬告者押回西山，交由郭进处死。
当时正遇到北汉军队来犯，战事很紧，郭进看着那个诬

告者说：“汝敢论我，信有胆气。今舍汝罪，汝能掩杀此寇，则
荐汝于朝；如败，便可往降，勿复来也。”你敢上京都告我，说明
你是个有胆色的人，如今可免你死罪，令你带一支人马迎敌，
若能掩杀来寇，我就把你荐举给朝廷，如果战败，就不要回来
了。那人喜出望外，欣然听命，果然在战场上拼死搏杀，终告
大捷。

郭进没有食言，不仅免除他的罪责，还将其军功上报朝
廷，请求予以晋升奖励。不料太祖不同意，说：“诬害我忠良，
此才可赎死尔，赏不可得也。”郭进再次上奏，争辩说：“使臣失
信，则不能用人矣。”臣要是言而无信，以后就无法用人了。太
祖于是同意了郭进的请求。
在太祖一朝，郭进没有辜负皇帝的信任，把北部边境打造

得固若金汤，他也成为声名远扬的一代名将。然而他的结局
并不美妙，原因也在于信任。

郭进命运的改变，缘于宋太宗继位。这位仁兄心理比较

阴暗，对那些手握兵权的将领极不放心。当然他也有放心的
人，于是这些人便以监军的身份出现在军队中，他们官职不
高，却因为天子使臣的特殊地位，而能与将帅平起平坐，相互
牵制。
来到郭进身边的是一个叫田钦祚的使臣，此人品行低劣，

贪财好利，阴险狡诈，“人多恶之”。田钦祚到任后充分展现了
自己的一贯风格，不管什么战事，利用职务之便就干起了走私
的勾当，连他的部下都看不过眼了，纷纷控诉到朝廷，结果只
是将他贬官一级，降为团练使，监军职务依旧。这当然令郭进
气愤不已，但他也拿田钦祚没办法，只能当面痛骂他一顿解解
气。他的气是顺了点，田钦祚的气可就郁结起来了。这一年
的三月中旬，契丹军队增援太原，郭进凭借石岭关天险，大破
数万敌骑。乘郭进在前线打仗之机，田钦祚在背后打郭进的
小报告，编造条目向皇帝进谗言，郭进“刚忿不能辩”“遂自经
死”，上吊自杀了，年仅58岁。

郭进死后，北线的将士们无主可依，城防逐渐松弛下来。
辽国抓住有利时机大举进攻北宋，宋代的衰落从这时就埋下
了伏笔。
同一个人，因为寄予信任的不同，而让个人和国家的命运

出现了迥异的走向。自古以来，城防真正的防御体系都在人不
在城墙，而让城防坚固的从来不是锋利的刀剑，而是信任。

信任的力量
范丽荣

天津作为中国北方的

“曲艺之乡”和“戏曲大码头”，

其演艺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多

元复合性特征。它既扎根于

市井烟火，承袭了燕赵文化

的质朴基因，凸显出市民文

化的幽默特质，又融汇了细

腻委婉的江南风情与西方表

演艺术的现代性元素。从茶

馆里此起彼伏的相声“包袱”，

到街头巷尾韵味十足的评

剧、梆子；从庙会上锣鼓喧天

的民俗表演，到小剧场中实

验先锋、沉浸互动的现代话

剧，天津始终以开放兼容的

姿态吸纳八方艺韵，最终淬

炼出独树一帜的演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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